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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记 连 载

邓小平传
（11） ■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小 说 连 载

秘密调查师之黄雀
（19） ■文/永 城

有人跳楼了！

燕子把车停在大厦前的停车
场。燕子本想立刻回公司去，但
Tina把钱包落在她车上了。Tina
头一回外出工作，抹抹口红无可
厚非。口红却不是轻易能找到
的，需把包翻个底朝天。落一两
样东西在外面，对Tina来说再正
常不过了。

Tina给燕子发了短信，说马
上就找机会下来取。燕子也不
急。反正已经迟到，五分钟和一
小时没有区别。

燕子下车透透气，短信又来
了。这回不是Tina。号码不在手
机通信录里。

“这些年，你还好吗？”短信只
此一行。燕子不由得抬起头，仿
佛那短信从天而落。应该不会是
高翔，他给过燕子名片，燕子却从
没给过他手机号。

燕子把短信删了，把手机丢
进包里。也许是发错了，或者纯
粹无聊。天下无聊的人实在太
多，不如想想她的新项目。大同
永鑫、怡乐集团，还有叶永福。

突然间，有个黑影从天而降，
落在一辆金杯车的后面，发出一
声重重的闷响。有人大声喊：“有
人跳楼了！这里有医生吗？”

燕子听到叫喊，拔腿跑上前
去。她曾是医生，到现在仍有医
生的本能。

那趴在血泊中的男人，却把
燕子惊呆了，头仿佛被人猛击了
一拳，突然间茫然一片。

燕子的胳膊一把被人拉住。
她浑身一颤，一扭头，看见Steve
炯炯的目光。他薄薄的嘴唇，几
乎就在她耳畔：“He is dead。
（他已经死了。）”

Steve挽住她的肩：“走吧，这
是他们公司的内部事件，我们不
要掺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燕子闭上眼，眼前浮现出金
色的沙滩。沙滩上的中年男人，
正把女儿高高举过头顶。小女孩
大声喊着：“我飞起来了！爸爸，我
飞起来了！”

燕子被Steve强拉着往回走，
泪水不断地流下来。

“他要terminate（解雇）我！”
Tina从Steve办公室里走出来，一
屁股坐回自己的座位上。“为什
么？”燕子吃了一惊。“因为我把你
带到华夏房地产去了。”

燕子把盛纸巾的盒子递给
Tina，Tina 不接，却哽咽得更厉
害了。燕子丢下盒子，直奔Steve
的办公室。Tina吃了一惊，老方
在一旁眯起眼睛微笑。

“请把门关上。”Steve注视着
电脑。燕子关了门，转过身问：“为
什么要terminate Tina？”“她玩忽
职守。”“她只是忘了充电而已，不
至于被terminate。”

“对于调查师来说，任何错误
都可能是致命的，错误没有小大
之分。”“别的调查师也犯过类似的
错误，但没被开除。”

“她不但忘记充电，还带你去
华夏房地产。”“是我坚持要开车送
她去的。”“她该阻止你去。”“为什

么？”“因为目标人以前见过你。”
“她不知道目标人见过我。你没
让我告诉别人去斐济的事。”

Steve漠然不语。
“可我知道。我知道目标人

见过我，该 terminate 的是我。”
“到底该terminate谁，不是你该
操心的。”Steve看一眼燕子，随即
又把视线转回电脑。

好长一段沉默。Steve终于
先开口：“还有事吗？”

燕子咬住嘴唇，不吭声也不
挪动地方。

“没事就出去继续工作。”
Steve沉吟片刻，抬头看看燕子，

“让Tina进来。”
燕子向 Steve 微微鞠了个

躬。Steve却皱起眉头：“你知道
有多危险吗，如果让他看见你的
话？”“我明白。”“你不明白！也有
人不会寻死，他会杀了你全家！”

Steve逼视着燕子。
燕子目光低垂。黑亮的皮

鞋，浸在殷红的鲜血里。
“可他死了，而且就躺在我眼

前。”燕子的双眸晶莹剔透。
“他贪污了3000万人民币，

是多少人一辈子工资的总和？你
只不过揭开事实真相，那是调查
师的职责。”燕子低头不语。

“Yan，”Steve 降低了声音，
“坚强些。这在调查师身上是难
免的。”Steve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的光。

燕子心中微微一动，点点头，
转身走出办公室去。

明日关注：调查，无休止

这年的十一月，郑贤书挪用公款四
千多元，廉价购进信孚洋行的日货八十多
箱，并以警察厅的名义公开进行拍卖。他
的这一举动，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十一
月十七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重庆留法
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等校学生一千多人到
警察厅示威，强烈要求郑贤书将日货交
出。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市民
的同情和声援。郑贤书被迫答应将所购
日货交商会处理。学生们将其中部分日
货运到朝天门当场焚毁。在学生们的进
一步要求下，四川当局被迫撤销了郑贤书
警察厅长的职务。回到学校后，学生们又
自动焚毁带有日本厂家商标的牙粉等日
用品，有的甚至把日本生产的洋布衣服也
撕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

这场斗争不仅进一步激发了邓小平
的爱国热情，而且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工业
救国的思想。他自己后来说，由于参加了
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这
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
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幼稚
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到法国去一面
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
已。”（邓小平1968年撰写的《我的自述》。）

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留法勤工
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隆重的
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一些
侨商、传教士和重庆一些学校校长应邀
出席。经过书面考试和身体检查，八十
三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四十六名学生
取得贷费生资格，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
预备学校提供三百元路费及其他费用，
其余三十七人为自费生。另外，还有一
名未进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江
津学生熊云章也一同获准赴法，他属于
自费生。这样，一共八十四人。

邓小平属于自费生。这时，他家境
已“日渐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
筹集，都不容易”（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
1994年5月。）。

八月初，赴法学生由重庆海关将姓
名、照片一一函送重庆法领事馆签批，并
转上海法领事馆查照转法政府有关部
门。八月七日，一切手续办妥，只有一名
同学因无照片未能办好。

八月九日，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
国外交部提交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八十
三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名单一一注明了
各人抵法后希望从事的专业。邓小平等
六人注明的是“铸铁”。

在这八十三名学生中，邓小平的年
龄是最小的。

这期间，邓小平回了一趟家，向家人
辞行。临走时，母亲担心儿子在外受苦，
又东挪西借了一笔钱给他。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家竟是邓小平
与母亲的生离死别，也是他与“邓家老院
子”的永别，与广安的永别。他这一走，就
再也没有回过广安。

八月二十七日下午，学生们列队离
开学校，在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和总
商会、教育会、劝学所负责人及各界人士
的欢送下，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
的“吉庆”号客轮。

二十八日早晨，“吉庆”号客轮起航，
顺着滚滚长江东下。

这批勤工俭学生赴法，政府未派人
护送，只能由同学们自己采取“组织起
来，互相照顾”的办法。八十多名学生共
分为四个小组，每组推一组长。第一组
组长为袁文庆，第二组组长为王兴智，第
三组组长为吴宥三，第四组组长为周玉
书。（未完待续）

超市里遇到一只碗，名曰秋草。
惊鸿一瞥之际，感到灵魂像被其摄了
去。随即，一种温凉的柔和感像一滴
千年水墨在心底兀自蔓延开来。

细端，见那豆绿色的底子上，是赭
石色的，中国写意画里的一株狗尾草
以及象征着茫茫秋草的淡淡星点。这
幅水墨以及秋草这个名字，使得这只
做工并不算精细的现代碗一下子就意
味深远了。

秋与草，分别代表着季节和自
然。此刻，它们由一只奉命服侍苍生
俗事的碗引领着，打算到这个城市落
脚。而城市，正是现代人季节感和自
然情怀严重缺失、丧失的地方。秋草
碗的到来，好像在进行着一次小小的
弥补。譬如，当人们放下繁杂公务品
味生活的时候，间或能触摸一下尘世
真实自然的底子，就好像，拥挤忙乱的
生活里，偶尔看见了光亮——那其实
是来自大自然的清新空气。

我喜欢秋草及其所衍生出来的意
象。譬如，秋阳里的几根狗尾草、风中
摇曳着的一片芦苇、田野上或青紫或
洁白的小野菊……清瘦、有禅气，都是
可进诗可入画的。画应是水墨写意
画，沉静，意味深远，需要一个人静静
地看、细细地品，方能品出其中的味道
来。秋草的味道多半是清苦的，但事
后留有余香，这是春朵夏花历经酷阳
和冰霜，所沉淀下来的味道。采几朵
小野菊回去泡茶，味苦，但可清热败

火。
其实，秋草所处的季节，本身就处

处流淌着诗意或禅意。而此时的秋
草，则像个得禅的人，成熟淡定、不张
扬、懂得收敛，是放下身段的姿态。这
种姿态和心态，除了需要经过日月光
华的打磨，悟，也是必需的，不悟，天地
始终是一片混沌状态。

间或，有缓缓的风吹来了，穿过秋
草的发，凉凉的、苦苦的，像在进行着
一种点拨。凉，是一种清醒的温度，适
合于思索或醒悟。凉不同于冷，凉是
有余温的。苦，却也不深，是清淡甚或
清香的苦，类似于茶的味道。

无疑，秋草的味道，是美的。
说到秋草，又会想起它的隐喻，那

些淡定温和的中年人。少时，邻家有
一飞扬跋扈的年轻媳妇，与婆婆或妯
娌干起仗来，令人觉得那固有的亲情
有大江东去浪涛尽的势头，不禁觉得
惋惜或哀伤。不想数年后，在红门白
墙的小院中，我看到婆媳俩正亲热地
偎在柿子树下剥毛豆，媳妇还开了婆
婆一个玩笑，婆婆咧着嘴笑，牙都快掉
光了。此刻，当年的媳妇也做奶奶了，
早年那些桀骜不驯、尖酸刻薄的性格，
经过岁月的打磨，变得温和起来。不
再张扬，懂得了收敛，像个得禅的人。

人的一生，是需要一些禅意和诗
意的，譬如秋草，抑或秋草碗，可让之
伴随着人的一日三餐凡俗之事，构成
生活，构成秋之美。

秋 草
◎桑飞月

每天出门办事，从小巷的尽
头出来，常常看到这一带民居房
里半大不小的孩子们聚集在路
口一起疯闹。熟悉的面孔，日日
从他们面前经过，即使不打招
呼，也会报以会心的微笑。若是
送他们每个人一颗糖果，孩子们
就更开心了，一路阿姨长阿姨短
地跟在我后面叫喊着，直到看不
见我远去的背影。

有那么一次，我从外面往巷
子里走，和这些小邻居们迎面撞
个满怀，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开心地说，在过家家啊。那
慌慌张张的表情，手足无措的兴
奋，在遇见我之后，都变得收敛
起来了。我想他们的父母一定
都很忙碌吧，不然也不会任由他
们胡闹，把家里的板凳、桌子都
抬到喧嚣的地方，做他们心中理
想家庭的道具。我好奇地停下
脚步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家家的，
就像我好奇未来的他们对家的
理想模式是怎么勾勒出来的一
样。

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
说，她要做妈妈，和她最要好的
那个胖胖的小男孩说，他不想做
爸爸，但是其他小朋友都一致认
为在过家家的游戏里，他最像老
气横秋的爸爸。因为人手不够，
几个孩子拉上我凑趣道，阿姨，
你来陪我们玩吧，你最大，做奶
奶吧。就这样跟着一群孩子疯
一次吧！我心里想，便参与到了
他们当中去。我以为这个游戏

一定会让他们每个人都玩得开
心和尽兴。但是扮演爸爸的小
男孩还是一副很落寞的样子。
小女孩说，男生就要听女生的
话，我爸爸都是听我妈妈的，你
也要听我的，现在我吩咐你去给
我拿零食，你就得跑回家拿来你
最喜欢的零食送给我吃。小男
孩一见小女孩假戏真做，要剥夺
他的零食，很小气地说，我不玩
了，你找别人去扮演吧，做爸爸
怎么那么累啊，要是做妈妈就好
了，可以揪着男生的耳朵驯服对
方，真威风。

一出戏还没演完，眼看着小
男孩转头就要走当逃兵，小女孩
立即杏眼圆睁道，你敢，信不信
我明天就和你离婚！我欲上前
劝解几句，小女孩又开始张开她

那还在换牙漏风的嘴巴对我说，
不用你管，我们两口子的事情不
用你这个婆婆插嘴，最好明天你
就给我搬走，滚回你的老家去。
我听了目瞪口呆，一时咋舌，不
是说好只是过家家的吗？怎么
这过家家的游戏里全都充斥着
硝烟战火的气氛？

小游戏一玩到尽头，夕阳偏
西，所有的小脑袋便开始作鸟兽
状散了。明天的太阳照样会升
起。在朝霞和夕阳的交错里，我
们守护着一个叫家的地方，在那
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只是你
来看此花时，此花已衰败。过家
家的游戏不玩了，当我假想着自
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喜欢玩过
家家游戏里孩子的母亲时，我都
不希望我的孩子这样玩下去。

你来玩过家家啊
◎郭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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